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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处了个男朋友，他有个认识十年的「女闺蜜」，当着我的面把腿搭在我男朋友身上，连打游戏也用情侣名。

他们亲密到好像他俩才是一对儿，我稍微一不高兴，她就跑去跟我对象哭唧唧：「她生气了？可我们都那么熟了，勾
肩搭背又怎么了，用一个杯子喝水又怎么了嘛，莫名其妙的。」

我恶心得头皮发麻，可没想到，她还能干出更恶心的事儿来。

在认识江露以前，我并不知道有个词叫作「女汉婊」。

江露，性别女，是我男朋友陈葳的好哥们儿。

我听陈葳提起过，他们认识十多年了。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我男朋友的女哥们儿，一定性格洒脱，跟我也能成为好朋友。

直到第一次见面，江露不客气地把腿搭到了陈葳身上。

「走过来腿疼死了，快帮大哥揉揉。」

说完，她才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轻笑：

「你就是陈葳女朋友啊？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妹子不会介意吧？」

我还没开口，陈葳抢答：「她不会的。」

语气轻飘飘。

仿佛吃准了我没有脾气似的。

01.

我跟陈葳是同一所学校的大四准毕业生。

实习的缘故，我俩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我很喜欢陈葳，他曾把我从黑暗的绝望中拯救出来，我始终坚信，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可江露的出现，让我对这份执念产生了怀疑。

江露跟我们一般大，原本在另一个城市上学，大四回北京实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头一回见面时，我就发现她和陈葳的关系不一般。

他们似乎过分亲近了。

https://www.zhihu.com/xen/market/remix/paid_column/1350774263411064832
https://www.zhihu.com/people/578dc13156f7e29a0c9301ee14e5c19a


陈葳跟我解释，兄弟之间都是这样的，只要把江露想象成男的，就不会觉得奇怪。

我想，或许是我多虑了，他们可能真的只是关系铁。

直到两天后，我跟陈葳打游戏，江露也申请加入，我笑不出来了。

陈葳昵称叫「错错的草威君」，我一直以为「错错」是个形容词。

可是，江露的昵称叫「高调的错错酱」。

我看着他俩名字愣了，问陈葳：「情侣名？」

「不是啊，」陈葳说，「最开始弄账号的时候，她先取的这个名儿，让我们一帮人都叫『错错的 XXX』。」

「哪帮人？」

「就你认识的，我兄弟他们。」

「可他们现在不叫这个。」

「噢，他们后来改了，我这不是忘了吗？开始了开始了！」

我无心游戏，让陈葳说清楚。

陈葳有些不耐烦：「要是情侣名我出门被雷劈死好吧？你要不信可以问我那帮兄弟，其他的打完这局再说行不行？」

我们的对话没有开麦，当事人江露在内置语音里叫我们：「愣着干吗啊？磨磨唧唧的，快来。」

「错错的草威君」快速跑了过去。

游戏过程中，江露一直在跟陈葳说话。

「狗东西！抢我蓝？信不信爸爸揍你！」

「哈，陈葳你不行啊~」

我全程闭麦，听得很不是滋味。

直到又刷出了蓝，陈葳赶忙叫我：「媳妇儿来我这儿拿蓝。」

我往那儿跑。

随机匹配的队友开麦：「兄弟，要不要这么虐单身狗啊？你媳妇儿不是就在你旁边吗？」

我愣了。

站在陈葳旁边的，是「高调的错错酱」。

队友误会了。



江露就像没听到一样，闭麦不语。

陈葳解释：「她才不是我媳妇儿，那个『穗穗平安』才是。」

我没有再继续前进，我掉头去了其他地方。

陈葳问我：「你怎么不来了？」

「不去了，其他点也刷了。」

「哦。」

最后，那个蓝还是被江露拿走了。

我隐隐觉得，我平静的生活就像那个蓝，也即将被江露拿走。

游戏结束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陈葳改了昵称。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后来我看到陈葳的微信。

江露问：「你怎么改名了？」

陈葳：「媳妇儿让改的。」

江露：「惊讶.jpg，她不会介意我俩的名字吧？」

陈葳：「是有点介意……」

江露：「她生气了？」

陈葳：「嗯。」

江露：「服了，我俩多少年的交情了，有什么好气的？莫名其妙……唉，所以说嘛，我只爱跟男生玩，不喜欢跟女生
玩，女生事儿多。」

陈葳没有回复，可能是没看到，也可能是不想回。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气炸了。

02.

陈葳洗完澡出来，我指着手机里的对话，问他怎么回事。

「江露这人说话就这样，你不要往心里去。」陈葳解释。

「不要往心里去？所以她跟我男朋友背后说我的坏话，我还不能生气吗？」

「这不叫坏话，」陈葳皱眉，「她就是大大咧咧，心直口快。」



「陈葳！心直口快和恶毒是两个意思！」

「你说江露恶毒？林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多年的哥们儿？太过分了！」

我看着陈葳，一时觉得有些陌生。

他还是那张脸，我惦记了八年的脸，但我却好像不认识他了。

这天晚上，我背对着陈葳，一言不发。

我很少跟陈葳生气，他大概有些不习惯，从后面抱住我。

「穗穗，别生气啦，」他耐着性子哄我，「我以后不让她这么说就是了。」

我不理不睬，陈葳就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我。

「穗穗，你不愿意理我了吗？你以前说过，会接纳我的全部。」

我心脏颤了颤，一下子想到从前。

陈葳的脸，仿佛又隔着一层水影，变得模糊起来。

我前面说过，陈葳曾把我从黑暗的绝望中拯救出来，这句不是假话。

我老家有一个湖滨公园，顾名思义，里面有一个湖。

以前那个湖周围是没有护栏的，大约八年前的暑假，有个倒霉蛋在那里溺水，差点死掉，护栏才立了起来。

没错，那个倒霉蛋就是我。

那时候我上初中，和女同学在湖边玩耍，岸边土地湿滑，我一不小心跌入湖中。

我不会游泳，按照本能拼命挣扎，四肢越来越重。

那个湖挺深的，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离陆地越来越远，我同学不会水，在岸边急得尖叫。

可是那天，公园人很少，湖边更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等同学跑去搬救兵回来，我肯定已经没命了。

水灌进肺里，痛苦窒息。

那是我目前二十多年人生中，最绝望的一刻。

我与死神见面了，它说要带走我。

可有人突然拽住我，不让死神如愿，把我重新带回人间。

隔着影影绰绰的波光，那人的脸变得模糊，很年轻，男性，我只看了一眼，就失去意识。

等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



我家里人四处打听「英雄」的信息，只知道他救完我就洒脱地走了，什么都没留下。

最后几经辗转，终于从公园周边老人口中听说他的名字。

陈葳，北京人，来旅游的。

就这三条。

北京人流如大海，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多信息了，只能将这份恩情默默放在心里。

出院以后，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但落下了一些心理问题。

比如怕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噩梦里一遍遍沉溺。

可是，只要最后看到那张隔着水光的脸，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

陈葳，他是我的神。

高中三年，我拼了命学习，所有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就在草稿本上写他的名字，我将「陈葳」两个字，练得比「林
穗」还漂亮。

也许是上天眷顾，我考入北京的美院后，惊喜地发现，学校里有个男生，就叫陈葳。

我想过，可能是重名，但见到他的那一刻，我整颗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他的脸，跟水光中那个模糊的样子，有七分相似。

而且他就是北京本地人。

为了求证，我问他：「你去过苏州没？」

他说：「去过的。」

「八年前的暑假，你是不是在那救了一个溺水的女孩儿？」

陈葳愣了一下，看着我。

而后，他有些犹豫地说：「湖滨公园吗？水面上有个红色的人影……」

那天我穿的就是红色衣服。

当时，我几乎是颤抖着，跟他说：「是我，陈葳，我终于找到你了。」

后来陈葳跟我表白，让我做他的女朋友。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他是陈葳啊，我找了那么久的陈葳。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只不过，关于他救我一事，我仍然有些疑问。

比如，他居然跟我同龄，可我印象中他力气很大，看起来像个成年人。

陈葳说，溺水的时候本就看不清楚，外加我心存感激，可能在内心将他高大化了。

我觉得很有道理。

毕竟名字、籍贯和那天穿的衣服都能对得上。

还有这张绝对不会出错的脸。

谈恋爱以后，我一心一意对待陈葳。

我几乎从来不跟他闹脾气，因为每次面对他这张脸，想到我欠他一条命，还有什么理由闹脾气呢？

久而久之，陈葳也笃定我一定离不开他，将我拿捏得死死的。

在此以前，我们没有什么大矛盾。

可江露出现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问题其实很多。

我有点累，但我还是原谅陈葳了。

因为他是陈葳。

03.

陈葳的生日到了，我们打算在家里给他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把他那帮哥们儿都叫来聚一聚。

没想到江露也来了，还穿着低胸装。

我问陈葳：「你什么时候叫她的？」

陈葳答：「兄弟们都来了，不叫她不合适，穗穗，你放心，我和她只是哥们。」

人来都来了，总不能赶走吧？况且我也不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陈葳没面子，我什么都没说。

可江露一来就大咧咧地勾着陈葳的肩膀：「今天你是寿星，我勉为其难叫你一声哥，看我对你多好。」

陈葳笑着应下。

他俩这个动作，看着很不舒服。

陈葳个子不低，稍微一低头，就能看到江露胸前的「风景」。

江露还偏偏勾着他的肩膀和脖子，生怕他不看似的。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绝对不是无意之举。



我把陈葳拉过来，暗暗掐他一把，陈葳还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江露又跑去跟别的男生斗嘴。

「飞飞哥又帅啦！你女朋友呢？」

「分就分了，我早说了，你那个对象太矫情，成天哭哭啼啼的，有点绿茶。」

「女人就是麻烦……我？我不一样啊，我女汉子，性情豪爽讲义气。」

飞飞的前女友我认识。

那个姑娘只是瘦一点，讲话声音小一点，但根本不是「绿茶」。

怎么会有人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说成绿茶？

我看江露更烦了。

随后，有人过来给陈葳送礼物。

江露回到我们这边，主动替陈葳接下礼物：「我替葳哥谢谢你哈~」

「放这儿，嗯，就这儿就行。」

——她表现得比我还像个女主人。

我压着心中不快，把堆放礼物的地方挪了挪。

江露立刻道：「妹子，你换地方了一会儿葳哥找不到了。」

我隐怒：「这是他家，怎么就找不到了？」

礼物还能飞出去不成？？

后来江露渴了，直接拿起桌上陈葳的水杯，不等我阻止，一饮而尽。

我简直看呆了，两分钟前，陈葳还用这个杯子喝水，我不信她没看见。

我提醒她：「你用的是陈葳的杯子。」

「哦。」江露无所谓地一笑，再次说出那句让人火大的话——

「我们认识很久了，都是哥们儿，用一下杯子而已，你不会介意吧？」

04.

我把那个杯子扔了。

陈葳很心疼，说那是限量版的杯子。



什么限量不限量，我只想用它敲敲陈葳的脑壳，让他清醒一点。

陈葳知道我生气，到底没再说什么。

他总是这样——尽管允许了我的做法，却始终一副不情愿的态度，让人火大。

没想到生日宴会过去没多久，我们又因为江露吵了一架。

起源是某一天，陈葳突然问我有没有废弃的画稿。

美院学习四年，废弃画稿数不胜数，但我不知道陈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他说：「有个朋友想借用一张废稿。」

我问：「用来做什么？」

「交作业吧。」他说得很含糊。

我起了疑心。

「哪个朋友啊？我怎么不记得你还有学美术的——」

话没说完，我猛地想起，江露啊。

江露也是学美术的，但她没考上北京的学校，去了其他城市上学。

听说大学四年，她都是混过去的。

果不其然，陈葳也不隐瞒了，直接告诉我，江露想借我一张废弃画稿，充当毕业作品，好让自己顺利拿到毕业证。

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可陈葳不停劝我。

「穗穗，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忙吧。」

「不就是一张废稿吗？你又用不到，扔了也是扔，不如借给她。」

「好穗穗，江露她求我了，我再不帮这个忙就不合适了。」

我始终没有松口，直到他冷不丁地说：

「还说要报恩呢，一张废稿都不愿意借。」

我听着很不舒服，总觉得他在用救我的事绑架我。

但他说得有道理，我亏欠他。

我最后挑挑选选，找了张主题为「拥抱海洋」的废稿交给陈葳。



我说：「只此一次，用完还我。」

陈葳满口答应。

可连陈葳都没想到的是，江露压根没拿我的图去毕业。

她用那张图，参加比赛了。

组委会公示入围作品时，我才知道。

我没有江露的微信，回到家，我直接找陈葳对峙。

陈葳也懵了，一个电话把江露叫过来，让她解释清楚。

江露一反常态，委屈巴巴地说：「对不起啊，我以为这是你的废稿，肯定不会用了呢。」

「就算是废稿，你也不能拿我的作品去参加比赛！」

「抱歉抱歉，是我的错，妹子别生气哈。」

看看，都这么久了，她还是叫我「妹子」，我没有名字吗？

「我现在打电话给组委会，」我冷漠地说，「让他们撤销这份作品的入围资格。」

「不行！」江露脸色立刻变了，「你这样他们会以为我盗窃作品，那我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圈子混啊？」

「你本来就是盗窃作品。」

江露看了陈葳一眼：「葳哥你评评理，明明是你女朋友自己把画给我的！」

我：……

这人能要点脸不？

陈葳看起来左右为难。

江露趁机卖惨：「葳哥，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被学校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毕业，你也知道我妈那个脾
气，她能打死我！」

陈葳动摇了：「穗穗，算了吧。」

「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是我的作品，谁都不能冒用！」

「但是江露这个情况，确实不方便拆穿……你看，要不这次就算了，我保证她不会有下次。」

我看着陈葳，质问：「你是她什么人？你凭什么替她保证？」

我很少这么跟陈葳说话，他愣了一下，显得有些恼火。



「林穗，你讲点道理！」

「我不讲道理？那好，我去跟组委会讲道理。」

「行了，不就是一张废稿吗？你那么多废稿，随便画画不就出来了？这么斤斤计较有意思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陈葳说出来的。

我说：「陈葳，你仔细想想那张图叫什么名字。」

「什么？」陈葳回想了一下，「《拥抱海洋》，这名字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眼眶蓦地酸了。

他居然问我怎么了。

那张图，是我在与恐惧对抗时画出来的，可画完后，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战胜恐惧，我只画出了表面太平。

所以我把它废了。

陈葳那句漠然的「怎么了」，比江露冒用我的画参加比赛，更令我难受。

05.

我最终没有去组委会揭发江露。

陈葳后来反应过来了，慌了好几天，拼命哄我。

他太清楚我的软肋，知道说什么话能讨我欢心。

他向我发誓，只要此事了结，我不再提，他以后就会跟江露保持距离。

用一张废稿，去换一份安心，我同意了。

陈葳也确实说到做到，好一段时间都不再跟江露来往。

江露给他发消息、找他打游戏，他都不理不睬。

我天真地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江露会彻底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

但我到底低估了他们那么多年的情谊。

入夏后，陈葳的小舅舅回国。

小舅舅叫刑燃，虽是长辈，却只比陈葳大七八岁。

陈葳要去给他小舅舅接风洗尘，原本我打算跟着一起去的，可陈葳拒绝了。

他说还没有见过父母，先见舅舅不太合适，我便没有多想。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正好我最近找到了满意的实习，在一家艺术馆做策展助理，平时也可以留在馆中画画，氛围很好。

那天我加了个班，回家时发现陈葳给他小舅舅准备的礼物忘记带了。

我赶紧拿上礼物，给陈葳送过去。

他提过接风的饭店，我有印象，向服务员稍微一打听，就知道是哪个包间。

包间门虚掩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陈葳，你太不厚道了，这么久不理我，来来来，这杯必须跟我喝了，否则我要闹了。」

是江露的声音，跟平时的大大咧咧不同，她这句话说得有些撒娇意味。

旁边人起哄：「喝交杯！喝交杯！哇！真喝了——」

我头脑一热，直接推开门。

陈葳和江露的胳膊已经绕好了，甚是亲密，我怀疑他们稍微侧一下头，就能亲到彼此。

陈葳眼神慌乱，赶紧松开江露：「你怎么来了？」

是啊，我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该多好。

失望，愤怒，又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悲凉。

我把礼物扔到他身上，牙齿都在发抖。

「穗穗，我们只是做游戏……」陈葳赶忙解释。

可我只是笑了一下，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的目光在陈葳和江露脸上略过，随后看到今天的主角，刑燃。

我愣了一下。

不光因为我看过去的时候，刑燃也正在看我，且目光有些意外。

更是因为，陈葳跟他长得太像太像。

06.

这个晚上，我没有回家。

陈葳发来大段信息，说是江露以前就见过他小舅舅，这次非要跟来。



随他们的便吧。

我关掉手机，待在艺术馆，整宿地画画。

只留了身边一盏灯。

我反复在纸上描绘同样的画面——

水影中那个模糊的人影。

一直到清晨，天边露出一点白鱼肚时，画室里已经堆满了画纸。

有人进来，一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画，说了声「抱歉」，声音低沉浑厚。

我茫然地抬起头，怔了片刻，反应过来。

是刑燃。

他和陈葳只是乍看很像，仔细看还是挺大区别的。

但，他为什么在这里？

见到我持续的迷茫，他自我介绍：「我是刑燃，这家艺术馆的老板，Luna 跟大家说了吧，我回国了。」

我惊讶不已。

Luna 是带我的策展主管，她先前确实说过，我们背后那位神秘的老板马上就回国了。

没想到，老板就是陈葳的小舅舅！这世界也太小了！

我赶紧收拾凌乱的地面。

刑燃从地上捡起一张画纸，低头看了挺久。

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他说：「画得不错。」

「谢谢老板！」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老板请问！」

「你跟我外甥……就是陈葳，是怎么认识的。」

我给他解释了一遍溺水的过去。

刑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他对你好吗？」

「啊？」我愣了。



「没，我就随便问问。」

刑燃继续看画，随后又跟我聊了很多绘画上的事。

同在这个领域，我和他很聊得来，刑燃不是那种端架子的老板，他很随和。

当然，也很帅。

不知不觉聊了很多，我一晚上没吃没睡，体力有点撑不住了。

跟刑燃道别，我准备回家。

我掐好时间，这个点回去，陈葳上班了，碰不到面，避免了一番争吵。

可我一开门，就看到陈葳的皮鞋，还有一双陌生的女士凉鞋。

我冲进卧室。

陈葳和江露都躺在床上。

一张床上。

07.

像是一盆冰水浇下来，从头凉到尾。

我看着床上的二人，恶心得想吐。

陈葳醒了，懵了两秒，反应过来：「穗穗，我跟江露什么都没发生！」

我笑了：「你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怎么？要等孩子生出来了才叫发生？」

「不是！江露昨晚喝多了，我不能抛下她一个女孩子啊，只好把她先带回来了，她半夜说不舒服，我就给她倒水，后
来太困了，就在旁边睡着了。我发誓，我连她的手都没碰！」

「陈葳，你可不可笑，我昨晚也是一个人在外面，你关心了吗？你眼里只有她！」

「我昨天给你发无数条微信，打了无数通电话，你都不接，我能怎么办？」

「那你出去找我了吗？昨晚你陪在谁身旁，要我提醒你吗？」

陈葳哑口无言。

这时候江露也醒了，尴尬地说：「妹子，你别生气，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想听，太恶心了。

我说：「陈葳，我们分手吧。」



陈葳不可思议：「你要分手？不行，我不同意！」

「分手只要一个人做决定就行了，陈葳，你好脏，我不要你了。」

江露盖着我的被子，在一旁阴阳怪气：「不至于吧？妹子，这么点事你就分手？也太玻璃心了，我们以前就这样
啊……」

「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资格！」

江露被我吓了一跳。

陈葳说：「穗穗，你别任性，我跟你解释——」

「别解释了，我不想听，我累了，陈葳，滚。」

大概从未想过我会这么跟他提分手，陈葳恼羞成怒，脱口道：「林穗，你凭什么跟我分手？没我你已经死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一刻，我终于确定，我加在陈葳身上的神圣滤镜，彻底碎了。

08．

我分手下的决心很大，可能是失望太多次了。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搬了出来，除了陈葳这些年送我的，东西一样没留下。

我跟闺蜜聊了此事，闺蜜说要为我庆贺，原来她早就不看好我们这段感情了。

她说我错将恩情当成爱情，从一开始，跟陈葳的关系就不对等。

我想她说得对。

我爱的是救我的那个陈葳，而不是现在的陈葳。

或者说，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我只是感激他。

四年的付出，或许抵不上一条命，但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

陈葳后来找过我，求复合，我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对他闭门不见。

离开他以后，我发现生活原来还有另一种样子，以自己为本的样子。

临市的美术馆举办展览，我同事们一直说要去。

周六晚上，我收到刑燃的微信，他订了票。

老板带头组织团建，我积极响应。



可第二天集合时，只有我们两个来了。

我问：「其他人呢？」

刑燃：「什么其他人？」

「馆里其他同事啊。」

「就我们俩。」

「啊？」

后来我才知道，其他人周六已经来过了，只有我俩因为加班，错过了真正的团建。

两人就两人，没什么大不了。

游览到一半，刑燃去洗手间，我一人流连在展厅。

身后忽然有个声音响起：「穗穗？」

果不其然是陈葳……我也太倒霉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江露和其他几个朋友。

陈葳看我周围没人，直接说：「穗穗，我们和好吧，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

我摇头：「不可能了。」

「我知道我那天说的话有点过分，我向你道歉，但你回忆一下，这四年我们不开心吗？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陈葳，说真的，」我认真地看着他，「和你在一起，我确实不怎么开心。」

江露听到我的话，眉头一皱：「林穗，我葳哥都这么求你了，你怎么还不买账？」

我怒火「噌」一下冒上来了。

「我和陈葳的事，你怎么老插嘴？哦，差点忘了，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俩躺在一张床上，才下定决心跟他分手的，说起
来，这事还真跟你有关。」

我懒得忍耐了，接着嘲讽：「陈葳，你跟我求复合还带着她，你们真是恩爱，我就不当电灯泡了，祝你们久久。」

「穗穗，你别开玩笑，我们是一群人一起来的……」

话没说完，陈葳目光突然顿住。

——刑燃回来了，并且站在我旁边。

「你们……一起的？」陈葳问。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没回答，只听刑燃懒散地说：「小外甥，就算是你，也不能骚扰我的员工。」

09.

画展事情过去后，刑燃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聚会。

一开始我有些疑虑，总觉得他的举动超出了老板和下属的范畴。

但刑燃说 Luna 也会去，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段时间我已经摸清了艺术馆里的人际关系。

Luna 作为我司第一美人，爱慕刑燃很多年了，但也仅此而已。

刑燃有钱，腿还长，喜欢他的人数不胜数，Luna 不是最特别的那个。

她只能把这份爱慕装在心里，化为工作动力，带着我们全体策展部一起加班。

聚会主题是乔迁之喜，没错，刑老板搬新家了，一个一层小独栋，带花园和泳池，是我梦想中那类房子。

艺术馆很多同事都去了，但我没想到，陈葳和江露也在。

陈葳是刑燃的亲戚，他在我能理解，但是江露？？

我准备在老板家放肆蹭吃蹭喝的好心情都没了。

我端着果汁，坐在沙发上郁郁寡欢。

「我不知道她会来。」

低沉的嗓音一下子拉回我的思绪。

刑燃不知何时凑到我旁边，一脸认真地说：「陈葳要来，我拒绝不了，但我不知道他带的兄弟里有江露。」

「没事没事。」

「我跟江露只见过几次，还是陈葳上学那会儿，不太熟。」

「哦哦。」

「我绝对没有邀请她。」

「我相信你。」

话说完，我一愣。

他为什么要跟我解释这个？他邀请谁都是他的自由，没理由跟我解释啊……



刑燃还在说：「我本来想，把她赶出去算了，毕竟你要来，我怕你不高兴，但是朋友都说这样不好，我就想问问你的
意思。」

「我……的意思？」

「嗯，你要是不想看见她，我现在就请她离开。」

「不用，来都来了。」

我很大度，但其实心里在说：林穗，你出息了！你都可以左右老板的客人了！

事实上，我跟江露整场也没啥交集。

她跟陈葳那一拨人坐在一起，我和同事们在一起，除了陈葳时不时看我，我们两拨人基本不怎么交流。

到了下午最热的时间，有人提议去泳池玩，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

为了白嫖刑燃家的泳池，同事们提前两天就在群里叮嘱带泳衣。

陈葳那批人也下水了，两边终于掺和在了一起。

我坐在岸边看得不亦乐乎。

这时，江露也换好了泳衣，站在我背后。

「林穗，你怎么不下水？」

「不想下。」

「大家都下了，就你不下，你不合群啊。」

「关你屁事。」

「哎呀，就一起玩嘛，怕什么？来，我帮你。」

说着，她突然伸出手，迅速在我背后推了一把。

我来不及反应，地面超级滑，一个趔蹶，我直接摔进泳池。

泳池其实不深。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在最恐惧的时候，人本能地想要挣扎，根本没时间思考。

入水的那一刻，我知道，八年的噩梦又来了。

我尖叫着在水里扑腾，江露站在边上，轻蔑又嘲讽地说：「你站起来啊！这个池子才一米五！拜托，你扑腾给在场哪
位单身男性看的啊？」

她的话在耳边模糊。



水没过我的胸肋，没过咽喉，化成一只大手，试图把我掐死。

我完了。

——这样想着时，一个人影突然冲过来，跳进池子，力气很大地捞起我。

是刑燃。

隔着影影绰绰的水波，他的脸在这一刻，好像和八年前重叠了。

10.

本来给刑燃庆祝乔迁之喜，最后却因我闹了虚惊一场。

江露直接被刑燃赶走了，她当时的表情很难堪，站到门口了还试图辩解。

但这次，连陈葳都没有替她求情，她的那帮哥们儿，一句话都没说。

刑燃直接让她滚。

我也没有待太久，借了一身干衣服，就先回家了。

我知道我又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来治愈恐惧。

但每天晚上，刑燃都会找各种理由跟我聊天，生生把我聊困了，闭上眼睛就能睡着。

因此，也意外地没有再失眠。

聊天一多，就容易产生暧昧的错觉，我总觉得跟他的关系变了。

可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毕竟他是陈葳的亲戚，我有顾虑。

泳池事情过去后，陈葳又来找我。

他在我家楼下站了一晚上，最后是邻居让我见他一面，赶紧把他打发走。

离近一点，我才发现，陈葳眼眶红红的。

他问：「穗穗，你和刑燃在一起了吗？」

「没有。」

「那就好。」他说，「你离他远一点，他身边女人很多，都是走马观花，你小心被他骗。」

「然后呢？」

「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你如果跟他在一起，肯定会被他伤害。」



我笑了：「陈葳，你觉得你没有伤害过我吗？」

陈葳哑然。

「穗穗，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跟我复合吧，我愿意把所有的朋友都绝交，再也不跟他们任何一个来往。」

他居然会低声下气地求我，真是稀奇。

但我内心丝毫波澜都没有，甚至还想让他更挫败。

我说：「陈葳，我不光不会跟你复合，我还要做你小舅妈。」

陈葳没有接话，他脸色煞白，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后。

我身后……有什么吗？

我猛一回头，看到了懒洋洋靠在车边的刑燃。

他在笑。

他都听到了。

我人没了。

11.

鬼知道我是怎么逃回家的。

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拉开冰箱门，把脑袋伸进去，降降温。

太刺激了，真的，我该怎么跟老板解释刚才那是气话，我并不打算做大家的老板娘啊？

不过他那时的反应……好像并没有生气，也没觉得尴尬。

他说他来给我送画笔的，没想到我就在楼下。

回想起他那个散漫却勾人的笑容，脸又开始烫。

但烫了没五分钟，我降温了。

因为我收到了陈葳的短信：「刚才没来得及说，他好像有女朋友。」

哦。有女朋友啊。

打扰了。

心情很复杂，隐隐还有些失落，但我又觉得，正该如此。

刑燃很优秀，有女朋友也正常。



从那天后，我开始刻意回避刑燃。

每晚刑燃还是会给我发消息，聊聊绘画史热播剧什么的，但我很少再回复。

有一天刑燃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回答。

确切的是，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我和刑燃就在圈子里出名了。

江露甩出我和刑燃一起去画展的照片（我才知道她偷拍了），说我当小三勾引刑燃。

由于我们老板太出名，这个城市的艺术圈子就那么大，我飞快地火了，各个群都在唠这个瓜。

我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掐死江露这个小婊子。

好多同学来问，我挨个解释，他们表示相信我，但外人怎么想，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终于，刑燃也听到了风声，他在本地最大的绘画群里冒头，说：「我没有女朋友，哪来的小三？」

有认识他的人调侃：「刑少爷没有对象？」

刑燃：「以前为了不被催婚，谎称有对象，早知道现在会遇到喜欢的姑娘，我当初绝对不撒这个谎。」

他有喜欢的姑娘了？谁？

我跟大家一样好奇，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我不能就这么放过江露：）

在我思考怎么报复她时，刑燃主动来找我了。

他贴了江露入围比赛的那张图，问：「这是不是你画的？」

我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你的画，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盗用你的？」

我把当初废稿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刑燃沉吟片刻，便说：「我有个想法……」

12.

江露意气风发地去参加入围仪式了。

她还作为代表，被邀请上台发言。

主持人突然提出要求，让她现场作画。

江露神情慌了一下，硬着头皮坐到画架边。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我在台下冷眼看着。

据说她不学无术，荒废画画很久了，果不其然，在纸上一通乱描，画了一堆鬼东西。

现场的评委都有些意外，这跟她入围的水平完全不一样啊！

江露解释说，手腕受伤，不太方便作画，搪塞了过去。

她下台后，我就一直在音响旁边守着，终于，等到了我要的对话。

江露今天邀请了陈葳一同来，陈葳的声音也被我和刑燃早就布置在后台的麦克风收了进去。

「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现场让我作画？」

陈葳：「组委会之前没通知你吗？」

「没有！去他妈的，搞老娘是不是？我都多久没画画了，现场画个屁啊！」

「你别急……」

「我怎么能不急？你说这是不是林穗报复我呢？我拿她的画参加比赛，她就想办法让我丢脸。」

「不会的，她又不是组委会的人。」

「她可以揭发我啊！她那么绿茶一女的，什么事做不出来？恶心死我了！还有台下那几张猪脸，也好意思做评委……」

对话一字不落地传到前台，全场都惊呆了。

等江露再返回台前时，她已经端好了笑容，一副岁月静好温婉明媚的样子。

所有人都冷眼看着她。

主评委将刚才的对话录音又放了一遍。

江露傻眼了。

她的入围资格当场被取消，还被公示大众，她在圈子里身败名裂，口诛笔伐。

后来，她的学校知道了这件事，颇为震怒。

由于她大学四年总是挂科、旷课，综合考量下，学校取消了她的毕业资格。

陈葳身为同谋，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他的实习单位不知怎么听说了这件事，认为他的人品不过关，取消了他的转正资
格。

陈葳去找其他工作，但迟迟没有被录用。

忘记说了——我们之所以能改变采访环节，并在后台藏麦克风，因为刑老板有钞能力，对这个比赛有赞助。



13.

在刑燃的推动下，组委会找到我，要把入围资格颁发给我。

我留下真实姓名，用了「穗穗平安」。

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拥抱海洋，也能平安。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江露气急败坏，试图报复我，可惜她蠢，从来没成功。终于有一天，被她逮住了机会……当面辱骂我。

江露说了好一通脏话，我权当没听见，就在我耐心快耗尽准备反击时。

她说：「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和陈葳认识十多年了，只要我勾勾手，他根本不会跟你谈恋爱！我们以前天天都在一
起，初二那年暑假，我离家出走，他到广州陪了我两个月……」

我一愣：「初二暑假？八年前？」

「对啊！比你早得很！」

八年前的暑假，陈葳在广州两个月？那他怎么有空去我老家的？

我直觉这事有问题，直奔陈葳住处。

陈葳因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正瘫在家里颓废，看到我来，眼睛瞬间亮了，几乎是蹦了起来，激动地说：「穗穗！你
终于肯找我了！」

我单刀直入：「陈葳，八年前的暑假，你到底在哪？」

陈葳呆了。

「你是在广州，还是在苏州？」

「我、我在……」

「不要骗我！」我几乎是吼了出来。

陈葳一震，脱口道：「我在广州！」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陈葳知道瞒不下去了，懊恼地告诉我真相。

救我的人不是他，但那人确实留了他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当作闲谈讲给陈葳了，他才会知道我那天穿着什么衣
服，在何处落水。

他喜欢我，四年前，他撒谎，就为了让我成为他女朋友。



从头到尾，我都被他骗了。

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悲伤，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抬起手，给了陈葳响亮的一耳光，用尽全身力气。

他没有躲，像是要偿还我四年的青春。

我走了。

我听到背后陈葳迁怒江露，他终于顿悟，失去女友、丢了工作，从学霸沦落到今天，跟他的好「兄弟」密不可分。

但已经太迟了。

14.

我去找了那个人，我想我能确定他是谁。

他有着跟陈葳相似度极高的脸，却比他高，比他力气大，才能在深沉的水流中捞起我。

——两次。

他早就给了我暗示，在低头看我的画时，在问我和陈葳怎么认识时，在怕我失眠硬来聊天时，在所有人都觉得泳池淹
不死人，他却第一个冲过来时。

因为只有他知道，我是真的怕水。

艺术馆里，刑燃一个人坐在背光处，抽着烟。

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八年前的夏天，你在哪？」

「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会这么问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刑燃平静地说，「我在苏州，我去过那个湖。」

我微微颤抖：「是你救我，对吧？」

「对。」

「为什么留陈葳的名字？」

「湖边的老头儿有点烦，非让我留名，说你以后会感谢我的，但我救人不是为了要感谢，况且我那时已经决定出国
了，」他顿了顿，淡淡一笑，「可我不说，他就不让我走，我就随便报了个名字。也是巧，陈葳跟我很像。」

「但你后来也没有告诉我真相。」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谎言说了太多年，连自己都有点信了。」

我垂下头，很想哭。



这个真相，来得太迟了。

「但是我很后悔。」刑燃掐了手里的烟，忽然又说，「早知道我会在回国时对你一见钟情，当初就不把你让给那小子
了。」

我诧异地看着他。

「一见钟情？」

「那天，你带着礼物去找陈葳，我看出来你在生气，我当时就很纳闷，怎么会有人生气也这么好看，怎么偏偏这么好
看的人，是陈葳的女朋友。」

刑燃声音有点闷，还有点哑。

「对不起啊，穗穗，我想你平安，可陈葳没有保护好你，我很自责。」

15.

刑燃表白后，我大哭了一场。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可能就是太多情绪涌上来，无法表达，只能化成眼泪。

我没有答应刑燃，因为我害怕感激大过感情，再一次重蹈覆辙。

我需要时间，分辨这两种情愫。

但刑燃是我真正的恩人，报恩肯定是要的，我更加努力地上班，为老板发光发热。

刑燃没有放弃，他一直在追我，并且摆到了明面上，搞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了，刑老板看上了跟他传过绯闻的女下属。

Luna 好多次看着我频频叹气，大概在疑惑为什么会是我，但她很快就释怀，并开心地投入新的恋情了。

后来她还帮刑燃追我来着。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

我陆续听说，江露后来改头换面，收起一身「男子气概」，变成她以前最看不上的娇弱女子，当了小三，结果被原配
当街暴打。

陈葳因为无公司接收，家里砸钱让他出国「深造」，跟大家都断了联系。

我们艺术馆签了御用画家，我是第一个。

合约完成那天，刑燃再一次向我表明心意。

他认真地邀请我成为大家的老板娘。

这一次，我说了「好」。



我们牵着手，重游那片湖，我还尝试着跟刑燃去了海边，我把脚伸到海浪里，然后飞快地缩回来，刑燃夸我勇敢。

我知道我在慢慢变好。

刑燃告诉我，不必想着偿还恩情，我也不曾亏欠他。

因为救自己未来老婆，是天经地义。

我想，我这一次，终于可以岁岁平安。

（全文完）

□ 铁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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